
矿山的男人们
· 吴建平 ·

不知不觉我 已经在矿 山 呆 了 4
个年头 ，说起这几年在矿山让我最
为感动的 ，是那粗鲁却又铮铮铁骨
的汉子 ，在我的心中他们才是最可
爱的人。

说矿山 的男人粗鲁这是一个无
法回避的事实 ，他们说话太直 ，有时
候十句话里就会有 一 半是在骂娘 ，
甚至于班前布置和班后总结 ，值班
干部几乎 能把开会 的 人 全都骂 个
遍 ，简直可以说是从头骂到尾 ，甚至
于一提起开会我就会想 ，今天会不
会挨骂的就有我一个 。

他们在我的眼里还几乎个个都
是喝酒高手 ，下 了 班大多数的人都
会坐在一起要几个小菜就开始登空
（ 就是侃大 山 ），有些人一斤 白 酒下
肚几乎 面不改色 ，称得上是千杯不
醉。他们在酒桌上对我说的最多的
就是：“不会喝酒就不要说是干煤矿
的”。就差捏着我的鼻子给我灌酒 ，
当然 了 ，我每次都被灌的烂醉 ，吐得
稀里哗啦 。

真正让我从心里面开始敬佩这

群粗鲁 的 男 人 ，那就
不得不说一下我在煤
矿的经历 。

记得在掘进队那
会 ，由 于我是新工人 ，
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
经验 ，区 队 每次都会
有 一名 副 队长带着我下井 ，现在我
还清晰记得第 一次跟副 队长下井 ，
他让我呆在溜子旁等他进去检查工
作 ，我却坚持要跟在他身边多学一
点 知识 ，不得 已他 只能带着我去掘
进工作面。掘进巷道那时还是木腿
支护 ，地下一来压 ，20多公分的木
柱子说压 断就压断 ，那吱吱作响的
声音在我耳边作响 ，让我胆战心惊 。

记得检查中有 两名工人在换被
压断的木腿支护 ，他看到之后 ，不知
为何就大发雷霆 ，劈头盖脸一通大
骂 ，话说的很难听 ，说得急 了几乎都
要动手打人 ，最后在他的帮助下 ，腿
子换好 了 ，他还给班组长说要扣那
两个工人 的 当 班工分 ，这让我很难
理解 ，别人在干活又不是偷懒 ，你还

骂 人 ，就差直接踹一脚 了 ，这还不
行 ，当 天还要人家 白 出 工 。直到升
井后 ，我经过仔细询 问 才知到那两
个工人是违章操作 ，在井下干活违
章就会危及生命 ，副 队长 当 年就是
因为违章差点 因 冒 顶被活埋 ，副 队

长痛批那两个员 工是
为 了 他们好 。副 队长
还对我说：“有 时候在
井下还有 批评人的时
间 ，但是很多时候时间
紧迫 ，在危险面前有些
工友往往是一脚踹出 ，

把安全给 了 别人 ，把不 幸 留 给 了 自
己”。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的悲痛 。

还得说下 2010年 鸭 口 地 层 深
处 的 “抗 洪抢 险”。记 得那 年 1月
4 日 起 ，鸭 口 公 司 2220综 采 工 作
面 系 统 ，连 续 遭 受 最 高 出 水 量 达
260立 方 米 /小 时 的 重 大 水 灾 袭
击达 半 年之久 ，从那 日 起 ，在环境
条 件 困 难 的百 米 井 下 ，在 大 水 漫
淹 ，中 央 下 山 石 门 一 片 沼 泽 的 空
前 灾 害 中 ，就 是 这 群 看 似 粗 鲁 的
汉子们用 他们 的铮铮铁骨和满怀
豪 情 ，在 劳 保 工 装 “河 马 衣 ”缺 失
的情况下 ，纷纷脱去衣靴 ，光着身
子趟入冰冷刺骨 的积水 中 咬牙 苦
战 ，他们建水仓 、运 管子 、清煤泥 ，
半年 时 间 里他们不怕苦 、不怕难 ，

有 困 难 咬 牙 上 ，有 危 险 往 前 冲 。
在这场铜川煤矿开采史上罕见的重
大水灾面前 ，创造 了 井下人员 零伤
亡 的生命奇迹 ，创造 了 产煤和历史
同期持平的奇迹 。

就是在这样 的艰苦条件中 ，在
这样的奇迹面前 ，我 才真正认识 了
矿山 ，认识了矿山 的汉子 ，他们没有
华丽的语言 ，但是他们有 高 尚 的情
操 ，有着铮铮铁骨 ，他们讲粗话不是
喜欢说粗话 ，而是某些场合话粗理
不粗 ，一句粗话可能让 有 些人员注
意 到 规 章 制 度 ，保 障 了 一 个 家 庭
的幸福 ，他们不 是喜欢 喝酒 ，而是
井 下 阴 冷 潮 湿 ，喝 酒 能 促 进 身 体
血液循环 ，驱湿止痛 ，保证他们不
得风 湿病 。矿 山 的男人是粗鲁 、是
喜欢喝酒 ，但是在他们粗鲁 的背后
却是一颗细腻充满关爱和一颗天不
怕地 不 怕敢 战天斗地永 不放 弃 的
坚强 的心 ，他们是一群和平年代的
坚强战士 ，在我心 中他们就是最可
爱的人 。

（鸭 口 公 司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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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生 活 在 别
处 ”，这 句 话 最 早
是 19世 纪 法 国 象
征主义诗人兰波所
说 ，并 将 其 写 在 巴
黎 大 学 的 墙 壁 上 ，
后 来 米 兰 ·昆 德 拉
以 此来命 名 自 己 的
小 说 。从 此 以 后 ，
这个美丽 且 充满生
命活力 的句子就世
人 皆知 了 。

记得大学 时 的
第 一 节 课 上 ，现

代 文 学 老 师 就 将 这 句 话 送 给 我
们 。由 于 那 时 我 们 的 人 生 阅 历
还 不 够 丰 富 ，根 本 无 法 体 会 这
句 话 的 真 正 含 义 。然 而 ，时 光
荏 苒 岁 月 如 梭 ，经 过 四 年 的 学
习 和 成 长 ，从懵懂走 向 成熟 后 ，
才恍然明 白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都
是这样 吗 ？它 不仅指很 多 人 不满
足 自 己 的 现 状 ，渴 望 向 别 人 的
生 活 靠 拢 ，还 指 那 些 为 别 人 忙
碌 、为 他 人 而 活 的 人 ，细 细 斟 酌
大 多 数人 的生活不都是 以这种方
式进行或继续着 吗 ？

孩 提 时 代 的 我 们 ，羡 慕 大 人
的生活方式 ，伴随 时光 的 流逝 ，当
我们 告 别 校 园 大 门 ，步 入 社 会 的
那一 刻 ，回 首往 日 的 点 点滴滴 ，也
许心 底也 曾 生 出 丝丝 的温暖和 感
动 ，也 曾 留 恋 过 、迷 茫 过 、无 助
过 ，但 是 更 多 的 是 要 学 会 直 面 现
实 ，正 视 生 活 。面 对 难 以 预 测 的
未来 、未知 的别处生活 ，是不是像
自 己 想 象 的 那 么 美 好 ，还 是 古 人
的那句 话 ：“纸上 得 来 终觉浅 ，绝
知此事要躬行”，只能在实践 中慢
慢体验 了 。

工作后 ，看到 周 围 的 同 事 ，每
天急 匆 匆 地 穿梭在新 区和老城之
间 ，回 到 家 后 ，不顾工作和路途 中
的 疲 惫 ，一 如 既 往 地 为 亲 人 准 备
可 口 的饭菜 。有 的 同 事 由 于工作
或其它原 因 不能 陪伴在 亲 人 身边
的 ，每 天 都 要 打 电 话 关 心 和 询 问
他们 的 身体 、生活状况 ，虽然 不能
与 亲 人 团 聚 在 一 起 ，但 通 过 电 话
拉近 了 彼此之 间 那颗相互牵挂 的
心 ，感 受 到 了 彼 此 的 温 暖 。看 看
公 司 的 领 导 ，每 次 处 理 完 机 关 的
日 常 事 务 后 ，主 动 放 弃 个人 的 休
息时 间 ，深入到 各个项 目 部 ，检查
指 导 工 作 ，为 职 工 的 利 益 和 公 司
的 发 展 殚 精 竭 虑 。再 看 看 父 母
们 ，孩 子 们 小 时候整 天 腻 在 他 们
身边 时 ，也许偶尔会觉得不耐烦 ，
但 当 一 个个 都 长 大 离 开 家 乡 ，远
走他 乡 后 ，牵 挂 和 思 念 却 时 时 萦
绕 在 心 头 ，就 连 每 次 看 天气 预 报
时 ，也 不 忘 关 注 子 女 所 在 城 市 的
天气 状 况 ，以 便 随 时 提 醒 他 们 添
加衣裳……虽 然看 似他们都在为
别 人 而 忙 碌 ，但 却 在 忙 碌 中 体 现
着领 导 对 于 公 司 的 价 值 ，履行 着
为人父 母 的责任和义务 。

卞之琳 曾 在 小 诗 《断章 》里 写
到 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，看风景人
在楼上看 你 。明 月 装饰 了 你 的窗
子 ，你装饰 了 别 人 的梦 。其 实很
多 事情都 是这样 ，你 已 选择 了 欣
赏如 画 的美景 ，又何必在乎他人
的 眼光 ？生活亦 是如此 ，是 选择
在 为他人忙碌 中 实现 自 己 的人生
价 值 ，还 是 选 择 享 受 当 下 的 时
光 ，完 全 取 决 于 个 人 的 意 愿 ，但
是大 多数人往往会放弃享 受 而选
择前者 。

兰 波 的 一 句 “生 活 在 别 处 ”，
仅仅五个字却道 出 了 生 活 的 真谛
和意义 。

（建设矿建一公司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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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化公司安全漫画选登

由 渭 化公 司 党委工作部 、安全环
保部 、生 产 部 举 办 的 “2011年 安全漫
画 征集 ”比 赛 日 前 结 束。杜 洪 涛获一
等 奖 ，尚 道路 、宋 平 获二 等 奖 ，秦新
丽 、樊 京 娟 、刘 卓 明 获 三 等 奖 ，杨 红
英 、王 颖 莉 、宣 阿妮 、武 英 、王 建峰 、陈
峰、张军 获优 秀奖 。

本 次 漫 画 比 赛 活 动 以 安 全题材
为 主题 ，得到 了 渭 化各单位 漫 画 爱好
者 的 积 极 响 应 。职 工 来稿 围 绕 生 产
安全 、交通安全 、消 防安全 、卫 生饮食
安全 、个人 家居安全等有 关 安全 问 题
进行创 作 ，漫 画 作 品 构 思 新 颖 ，形 式
丰 富 ，寓 意 深 刻 ，既 有 思 想 性 又 有 艺
术性 。

今 日 ，本刊 从此 次征集 活动 中 筛
选部 分优 秀作品 以 飨读者 。

编者

你的安全帽呢？

杜洪涛　作

▲ 临阵“磨枪”

杜洪涛　作

持证上 岗

宋平　作

终有一怕
尚道路 作

严阵 以待
尚 道路 作

悠悠岁末
·王成祥·

翻 飞 的 日 历 ，疾走 的
星辰 ，都 以 自 己绝不改变
的恒久速度 ，走过 了 每一
季每一年 。

有谁能抗拒 岁 月 的流
逝 ？拒绝岁 月 在你 的年轮
之树上留下的痕迹 ？

孩童是幸福的 ，他们焦
急地盼望着更新的 日 历 ，盼
望生长 ，盼望成人 ，盼望 自
己 的声 音能得到大人们的
重视和承认 。

老人们是安详的 ，他们
因 一 生 的 经历 而 安 详 、沉
稳。他们听着岁月 的流逝 ，
就如听着 叮咚 的泉水顺流
而下。他们知道 ，流逝已成
必然 ，总有 一天 ，他们会像
那最后的一页 ，为生命画一
个清晰的句号 。

而 成年人心境是复杂
的。社会的重托 、家庭的责
任 、世俗的偏见……没有谁
比我们更加懂得岁 月 的短
暂和漫长 。

也 许我们每天的梦都
是新的 ，我们多么希望一个
早晨成为一个哲人 ，一个智

者。而岁月 的那几页 日 历 ，
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警示 ，
它在发问 ，在鼓掌 ，在激励 ，
也在嘲笑……

对有些人 ，没有比岁末
那几页 日 历更沉重的东西 ，
因为他感到 内疚 、空 虚 、无
为 ，思念一种无形的安慰 。

在另一些人 ，没有 比岁
末 这 几 页 日 历 更 感 到 “欣
慰”。因 为 他们 能 风 靡 一
时 ，感到每一个清晨和黄昏
都是充实的 。

岁 末是人生的重要驿
站 ，在过 去 的 日 夜 中 ，我们
是否虚度而过 ，朋友 ？

岁月 的记载是真实的 ，
它把实 实在在 的哲理作为
新 年 礼 物 送给你 ，送给 挚
友 ，你有一个心理的平衡和
全新的开始 。

亲 爱 的 朋 友 ，让 我 们
面 对 岁 末 这 位 严 师 ，总 结
迅 疾 的 一 年 ，接受 他 的 鼓
励和警示 ，去争取一个全新
的开始 。　（陕煤建 司 ）

年 的 味 道
· 党文娟 ·

不知从哪年开始 ，中西文化的
相融合使得时 尚 的 国人开始喜欢
上了过洋节 。

当 精明 的 商家们簇拥着圣诞
节款款走来的 时候 ，各大超市 、商
店领先点燃了圣诞的光影 ，那星光
闪 闪的圣诞树 ，身着红衣的 白 胡子
圣诞老人 ，晶莹透亮的雪花将街道
装扮得迷离绚烂 。虽然圣诞节亦
如我 国 的春节也是合家 团 聚 的最
隆重的节 日 ，可它的味道似乎是甜
腻的蛋糕糖果味 ，还有油腻的肯德
基 、麦 当 劳味 ，这个味道我不太 习
惯。也许是我的观念过于传统 ，以
至于无法将 自 己融入到这个代表
时尚 、浪漫与狂欢的节 日 中去 。

当圣诞 的钟声 还在余音绕梁
的 时候 ，我便 隐隐 的 闻 到 了 中 国
年 的味道 。

进 入腊 月 ，一 晃就是腊 月 初
五 ，关 中 人 俗 称 过 “五 豆”，是 将
五 种 豆 子 熬 成 粥 。寓 意 着 来 年
五谷丰登 。

到 了 腊月 初八 ，便是腊八节 。
国人是很重视腊八节的 ，全国大部
分地区都是喝 “腊八粥”，而我的家
乡却是吃“腊八面”。面做起来颇有
讲究。面要和硬 、醒好 、揉到 ，做出
来才会筋道光滑。切面时要切得又
细又长 ，寓意着 日 子细水长流。当
然 ，臊子也有讲究 ，将红 、白萝 卜 ，白
菜切成菱形薄皮 ，加入肉丁 、豆腐丁
还有葱 、姜 、蒜八样菜炒成臊子 ，往
面上一浇 ，真是别样美味。

掐指算着 日 子 ，忙着给大人小
孩置办新衣 ，抽空扫屋拆洗被褥 ，
转眼间 ，便到 了腊月 二十三。这天
称之为 过 “小年”。古语说：“二十
三 ，糖瓜粘 ，灶君老爷要上天。”从
街上买几个用 麦芽或糜子熬制的
又粘又甜的糖瓜供献给灶王爷 ，让
他“上天言好事 ，下来送美食”。

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，年的味
道越来越浓 。街道 两旁增添 了 许
多 卖年画的 、卖春联的 、卖干货的
地 摊 。街 上 的 行 人 变 得 拥 挤 起
来 。调皮的孩子们偷偷的揣上几
颗爆竹 ，耳边便不时的有零星的噼
啪脆响 。各家各 户 开始 蒸馍 、宰
鱼 、杀鸡 、炖肉 。从家属 区路过 ，空
气中到处弥漫着煎炸烹炒味 。

一 切 准备就绪 ，也就到 了 除
夕 。吃完晚饭 ，将春联贴上 ，一家
人 围 坐 一 起 说 说 笑 笑 包 着 饺 子
等 着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的 开 始 。欣
赏着精彩纷 呈 的 文 艺节 目 ，欢乐
的笑声 洋溢在整 个屋子 ，将早 已
备好的 年夜饭端上桌 ，一 家人吃
着 聊 着 祝 福 着 ，孩 子 嬉 笑 打 闹
着 ，等着大人给发压 岁 钱 。说笑
间 ，晚 会 已 进 入 到 了 高 潮 ，新 年
的 钟 声 就 要 敲 响 ，人 们 欢 呼 着 ，
辞 旧 迎 新 的 鞭 炮 声 便 以 排 山 倒
海 之 势 轰 然 而 响 ，响 彻 整 个 夜
空 ，将 一 切 声 音淹没 与 其 中 。人
们在快乐 中迎来 了 新的一年 。

从进 入腊 月 到 除 夕 ，从初 一
开 始 的 走 亲 访 友 到 十 五 的 闹 元
宵 ，无不渗透着 中 国 千百年来 民
俗文化 的积淀 。年 的味道 比起圣
诞 节 的 味道更醇香浓 烈 ，总会让
人 回 味无穷……
（ 澄合 多 经公 司 ）

孩子的爸爸是矿工
——一位矿工妻子的心语

· 王世达 ·

孩 子 的 爸爸是矿 工
自从嫁给他 才 知道什 么 是操心
曾 经一 次次地 问 过 自 己
咋 就把一 生托付给 了 一 个挖煤的 人
也许是命
也许是缘份

六年前正 月 里 的 一 个清晨
山 里 的 爆竹伴 着新春喜气
一 声 接着一 声
陪 闺 友第 一 次到 你 家 串 门
虽 说 同 校读 书 ，又是邻村
多 年不 见 的 你越显精神
一 句 轻 声 的 问 候
一段憨 憨 的 笑 声
让我心 不 停地乱跳 、乱蹦
总 觉得和这个人会有什 么 事情
是张二婶把你领进 了 我 家 的 门
虽 然 父母说你挖煤
我还是 自 己做主
最终成 了 你 家 的 人

小 日 子 的 甜 蜜 让我倍感 温馨
不 知是 自 己 没 出 息 离 不 开你
还是你 的 爱怜 、关 心
两 年后跟着你 来到 黄土地
成 了 矿上 的 人

也是一 个冬 日
和你拌 了 嘴
你 没有吃饭带 着 气 下 了 井
一连好几 天没和你说话

都是为 了 一 点 点 可怜的 自 尊
三天后 的 黎明
工友急 匆 匆 告诉我你在班上 出 了 事情
望 着病床上 的 你 和 身 上 的 绷 带

我一 个劲 的 哭
孩子也 “爸爸——爸爸——回 家 ”喊个不 停
我一 次 次埋 怨你
咋 就这 么 不 小 心
工友说 ，是你 干 活精力 不 集 中 才 出 的 事情
我心 里后悔
后 悔不 该
不 该好 多 天不 理你
使你 心 情不好上班 下 井

矿 山 的 节 奏 明 快 、沸腾
矿 山的夜 色也 多 彩诱人
每 当 躺在你 怀里

抚摸你 背 上手 掌 大 的 伤 痕
不 知偷偷掉过 多 少 次泪
想起 了 你 当 初说的 多 挣钱
让我和孩子过上幸福 的 生 活
如果选择
我 不要钞票只 要我 的 男 人
于是 ，我 暗暗发誓
天天让你 开心
天天给你好心 情
——弟 弟 盖房再寄 些钱
——老人有病我替你 孝顺

那 天工会组织 家属 下 井体验
我试 着报 了 名

走进深深的巷道来到 工作 面
让我 又怕 又惊
看到 了 你 一 个个黑 黑 的 工友
——一群用 刚 毅和 坚韧 书 写 忠诚的矿工
——一群用 苦和 累 编 织 爱 的 男 人
仿佛 中 间 也有你 的 身 影
一 声 声 嘱托 出 自 口 中 、却发 自 内 心
这一 刻 ，才 体会到
“ 平安是福 ”最 实 、最真

如今的 你 当 上 了 工 长
成 了 管人带 “兵”的人
母亲夸你 能 干 、细 心
父 亲说你 出 息 、能行
我知道
是你 最 听我们娘俩 的 话 ，
对 家庭有一种神 圣的 责任

我 常 常站在 小 区 门 口 闲 聊
其 实是盼你 的 身 影
你喜欢听 囡 囡 甜甜地叫 “爸爸”的 声 音
我喜欢你把孩子抱在怀里 亲 不 够 的 情景
我 天天给你做爱吃 的 红烧 肉
吃 不好哪来的 精神
那一 刻 你说是最幸福 的人
那一 刻 我说你 是全 家幸福 的 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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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为 孩子 的 爸爸是矿工
这一 刻 更不 能 忘记 那 千 万 句 的 叮咛
你我都还有 另 一份责任
——一 个遵章 守 纪 、规范作业
——一 个让 “枕边风 ”吹进你 的 心 灵
因 为 你 是咱 家 的 天
是我和孩子 永远依偎的 爱神

（董矿公司工会）


